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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坠茵席，或落粪
溷。自降生那一刻，人生这部大书很多章回都已写
定，不容选择，亦难作大改动：体貌、智商、性格、家
庭、环境、时代……不过在这些被给予之物中，有一
项是极易改换的，那便是你的名字。

好名字固然能带来成长中的积极暗示，油然而
生“锡余以嘉名”的自豪。遇上坏名字也不必难过，
了不起到派出所改一下，无需动手术。然而我们常
出于孝道观念，不太愿意拒绝父母长辈在名字上的
这份寄托。例如吾家文公，文起八代之衰，名讳曰

“愈”，不见于许祭酒的《说文解字》，便招来清代学者
王鸣盛的非议。他在《问字堂集序》里推测，韩文公
之所以未改名，是因为“昌黎幼孤故也”，父亲早亡，

“君子已孤不更名”是一种美德。近代哲学大师亚
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也遭到伊格尔顿
（Eagleton）的嘲笑，因为叔本华是高贵冗长的姓氏，
而亚瑟之名则相当市井气，放在一起不伦，至于叔兄
何以不改名则无从考证了。

若不欲更改户籍之名，则可通过取字、号、别名、
斋号等方式“曲线救国”。书画家尤其喜欢取字号，
因为他们倚赖名气吃饭，又要经常落款，没有一个风
雅的名字实在难受。一般来说，“字”较为固定，“号”
则比较自由，不妨“朝三暮四”。常见到当代书家的
自我介绍里，除了爱标榜虚衔外，就是喜欢罗列别
号，密密麻麻一大堆，其实易给人不庄重的感觉。须
知“字”是言志的，“号”是抒情的，古人号“东坡”、“放
翁”、“稼轩”都有点牢骚不平之意在焉。性情中人固
然对艺术创作有益，但尚未臻平和自然之高境，号不
宜太多，更不宜标榜。

姓名之学在古代算不上学问，只是一种常识罢
了。近现代以来，传统衰微，然书家于此仍有所留
意，这方面的典型是沙孟海先生。1926年，沙孟海
27岁时已发表《名字别号源流考》一文（《东方杂志》
25卷七号）。沙老一直关注姓名学，尤其注重篆刻
边款的落款方式，守古法而不为晚近习气所染。当
代人于传统学问、常识欠缺厉害，给子女取个名字不伦不类，书法家亦在所难免。
同时又有所谓取名社、取名公司之类，凭游谈无根、欺世惑众的所谓“理论”，炮制
出的名字毫无章法，稀奇古怪。这方面，我们不妨从近现代书坛前辈那里多汲取
些养料，以丰富姓名之学的常识。兹以十位海派书家为例，略谈其名字由来与寓
意，或有疏漏之处，聊供诸君饭馀一粲耳。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巽斋、乙盫、乙龛、乙僧、李乡农、睡翁、城西
睡庵老人、东轩支离叟等，晚号寐叟、巽斋老人。据《沈增植年谱长编》汇录，沈老
别号有近百个，斋名也有近百个，可知其平日挥毫落款之际，颇欲以别号寄托情
愫。“曾”为沈氏班辈，沈曾植伯兄名曾棨，仲弟曾桐字子封，季弟曾樾字子林。“子
培”之“子”为男性美称，如曹植字子建、赵云字子龙、王勃字子安、杜甫字子美、赵
孟頫字子昂等。“子培”之“培”与“植”为近义词，种植后必栽培之。名、字之间取近
义是古代最常见的，如颜回字子渊、宰予字子我、班固字孟坚、周瑜字公瑾，不胜枚
举。“巽斋”之“巽”出自《周易？巽卦》，《巽卦？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象风，其德为入、柔、顺，寓有卑顺谦让、宽容大度之义。

李叔同（1880—1942），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号
弘一，别号无住、深心、息霜、雪翁、焰慧、晚晴老人等。“成蹊”出自司马迁《史
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文涛”喻文才如江涛，晋时陆机、潘岳齐名，钟嵘

《诗品》云：“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后人论文，又谓韩愈如海，柳宗元如泉，欧
阳修如澜，苏轼如潮。“叔”，表示排行，所谓“伯、仲、叔、季”。古代以叔为名字
者甚多，商朝有叔齐，周朝卫康叔，春秋鲍叔牙，三国嵇叔夜，宋代欧阳永叔，
直至清代书法家赵撝叔。“同”是个好字，《周易》有“同人”卦，《礼记》有“大同”
之说，古时四方诸侯朝见天子也叫“同”。宋代有位医学家雅祥，字叔同。北
宋宰相词人晏殊，字同叔，正好倒一倒。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别号鬼谷子，斋号秋明室。沈尹默在北大时
沉默寡言，友人建议其去“君”下之口，遂改名尹默。“君默”本出自《周易？系辞》：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兰。”刘向《说苑》也说：“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秋明盖指月亮，出自
韩愈《秋怀》诗：“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此诗又有“诘屈避语阱，冥茫触心兵”
之句，甚合君子寡言慎行之旨。

王蘧常（1900—1989），字瑗仲，号明两，又号涤如、端六、甪里翁、玉树堂主、欣
欣老人等，斋号窈窕轩。王蘧常降生时，其父正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中有
蘧伯玉，是孔子的朋友。蘧伯玉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非”。蘧伯玉名瑷，便以蘧为名，以瑗为字，常为班辈，仲则行二。此种取名法类似
南宋诗人陆游，有一种说法是其母梦秦观，遂以秦观之名命字务观，秦观之字少游
命名游。王蘧常同时有学者钱仲联，名萼孙，号梦苕，二人名字皆有“仲”，故有合
刊诗集《江南二仲集》，名噪一时。“二仲”之名追慕汉代以廉洁著称的羊仲、裘仲，
自从陶潜说出“但恨邻靡二仲”之语，“二仲”便成为好邻居的代称。王蘧常“明两”
之号，取自《周易？离卦》：“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号“端六”，则因生
于端午后一日；晚号“欣欣老人”，取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木欣欣以向荣”；号

“窈窕轩”，取自龚定庵《已亥杂诗》：“九月犹开窈窕花”。
（下转2-3版中缝）

三四十年代的名作家中，才女赵清阁，集编辑
作家于一身，还能画，故很受大家的喜欢。但论其知
名度，当然与郭沫若、茅盾、老舍、梁实秋等大名家没
法比，即便和同样女作家的冰心、丁玲相比，似也稍
逊一筹。然而，这些文坛“大咖”却都和赵清阁关系
亲近，持有很深的友情，他们不仅时相过从，还有尺
牍与诗书画的往还酬唱。我想这自然有赵清阁为人
洒脱豪爽的个性因素，让人容易亲近，也让年长于她
的一些名家都觉得她可爱。其实除此外还有一个原
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赵清阁一直都是单身。正因
为单身的优势，所以赵清阁与大家都玩得很好，始终
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直到终老。而反之，如果女性有
了家庭，相夫教子是首要任务，那么与外界的交往必
定减少。在过去那种以男性为主的社交群中，相对
而言，单身的知识女性是“稀缺资源”，何况像赵清阁
这样有豪情、善饮酒的才女，无疑更令人愿意交往。

剧作家田汉就有一首《登缙云山赠赵清阁》
的诗，如此描写了他们眼中的清阁：“从来燕赵多
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
能作甲兵谈。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
甘。敢向嘉陵寻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赵清阁
是河南信阳人，那里是古时的燕赵之地。抗战时
期，文人们都聚集于重庆的大后方，其时赵清阁
也住在嘉陵江边，写剧本，画国画，编杂志，忙得
不亦乐乎。也许她身上的豪侠之气，如“侧帽更
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用我们今天的话
说，就是一种“女汉子”的风格，大家都与她具有

“兄弟”一般的友感。那时她主编一本抗日救亡
的杂志叫《弹花》，办刊的宗旨是“大敌当前，抗战
第一”，刊名则意谓“子弹开出的花”。此杂志先
是在武汉创刊，后因武汉战事吃紧，《弹花》仅出
了一期，赵清阁就将杂志带到了重庆，靠她一人
约稿编稿写稿，在重庆发行几期后产生很大的影
响，“弹花如雨大河南”即是针对杂志因宣传抗日
带来的影响渐大而言，郭沫若也有“豪气千盅酒，
锦心一弹花”的诗句，来赞美赵清阁与她的《弹花》。
不过，所有名家中，为《弹花》出力并写稿最多的，还是
老舍。

关于老舍与赵清阁，如今也用不着避讳，其实很
多人都知道，他俩在重庆曾有一段叫人扼腕感慨的恋
情。老舍先于山东齐鲁大学教书，抗战起后他只身南
下奔赴武汉，翌年又转到了重庆。那时的赵清阁二十
四岁，正是具有成熟魅力的女子，而老舍已三十九，在过
去这应算是人到中年吧。他俩在编辑约稿以及合作剧本
的过程中，终于生出了爱情而走到了一起。老舍的妻小
一直都在北京，赵清阁由于自小失去了母亲，又与继母不
睦，十五岁时就倔强地出走家庭，独立在外求学。因此她
有豪爽热情的一面，也有孤独无助的一面；作为单身女
子，她有一颗渴望被爱的心，也有一颗自尊而敏感的心。
这一切大概也没几年，随着老舍夫人胡絜青突然携子从
北京赶来了重庆，赵清阁则选择了退出……抗战胜利后，
老舍赴美国讲学一年。据说他曾有计划接赵清阁出来，
逃离现实生活，远赴异国他乡生活，但赵并没接受他的计
划，相反还写信劝他回国，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
这一回，也间接导致了老舍以后的人生悲剧。

老舍与赵清阁的恋情故事，两位当事人都未述说。
赵清阁晚年虽写有五部回忆文集，但没有一篇提及老
舍。不过，赵清阁在一九四七年曾写有一篇小说《落叶无
限愁》，讲述抗战胜利后，一位滞留大后方的中年教授邵
环，与年轻女画家灿相恋，本以为可以终成眷属，但面对
已有家室的邵教授，灿只得悄然离开。邵教授又赶往上
海寻到灿，可得知邵妻将追到上海，灿再次消失，“邵环倒
在泥泞中，落叶寂寞地埋葬了他的灵魂……”

这虽然写的是小说，但基本就为他们的恋情做了完

美的注脚。
赵清阁晚年，将齐白石、傅抱石、刘海粟等国画大师

画给她的作品，都捐赠予上海博物馆。最后，又将一大批
文化名人的书信题诗、册页条幅等，捐给了上海图书馆。
不过，赵清阁是将书信整理后捐赠的，其中虽也有老舍的
一些信，但涉及更多敏感的内容想必都已销毁了。赵清
阁编有一本《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
锦》，后二〇〇六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老舍
的信不多，仅四封，皆写于五六十年代的。而多的是丁
玲、茅盾和施蛰存等。这些都是赵清阁留存的现代名家
写给她的书信，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都珍藏于上海图
书馆。其中也有赵清阁的画和毛笔题的诗句，但没有赵
清阁的信。不过我倒藏有一封赵清阁的信，并有实寄信
封，以钢笔书写，寄给中国妇联的一位朋友。可能是她写
的随意，照此信来看，赵清阁的钢笔字实在不及她的毛笔
书法，这也不奇怪，她毕竟专业学过绘画，年轻时读过河
南信阳艺术高中，并还在上海美专学过西洋画，运用起毛
笔来也具一定的功底。

在武汉和重庆时，赵清阁与郭沫若也很熟。她中学
时代就拜读郭沫若的《女神》等名篇，景仰郭的才情。后
由仰慕而拜识，并进而交往。郭沫若则当她是可爱的小
妹，听说她也有投身革命的向往，便写信告她“我们这里
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不料生性豪爽的赵清阁
却回答道：“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沧海往事》
一书中收有郭沫若的书信六封，都是写于四十年代的重
庆时期。其中写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的如下：

清阁仁兄：
慕羡之至，您像一只小鸟了。飞回时请在赖家桥站

下车，我就住在附近的大白果树下，当然是“红帮”，
而不是“白帮”。一定请您，不问您弄到与否。书是

“沫若近著”和“甘愿做炮灰”两种，自北新承印以来，
版税分文未付。余有无，不知道。我决心冬季也在
乡下当蚯蚓了。祝康乐。

羽公 九、九

郭沫若写信也犹如写诗，什么“像一只小鸟
了”之类的语言，若是王国维、陈寅恪的书信中，肯
定不会出现。那时的郭沫若，在重庆赖家桥主持

“文化工作委员会”，该会名义上属于国民党军政
治部，但实际上是受中共的控制和领导，周恩来就
是该政治部的副部长，故信中说是“红帮”。因为
赵清阁当时受聘成都中西书局，要为该书局编一
套“中西文艺丛书”。郭沫若听说赵清阁到了成
都，便写信委托她，代向北新书局催讨他的《沫若
近著》和《甘愿做炮灰》两书的版税。我曾写过一
篇关于许广平与北新书局打官司、催讨鲁迅先生
版税的文章，看来北新拖欠作者稿费绝不是偶然
的疏忽，而是该社惯用的“套路”。

此函的落款为“羽公”，这其实并非郭沫若的笔
名，而是他与赵清阁通信时偶尔兴起所用的称谓。
这和赵清阁与老舍之间通信时用“珊”和“克”互称是
一样的，若非当事人注释，就成了外人很难破译的书
信“密码”。郭沫若之所以自称“羽公”，是缘于赵清
阁给他写信时称他为“沫翁”，因此郭沫若开玩笑地
回信说：“你称我为翁，我还没有老呢。‘羽公’，就是

‘翁’字上下结构的位置对调。你看我这个老翁还能
在你面前翻个跟斗，你看我老不老？”

面对年轻的女孩而不愿服老，这大概算是“有想
法”的一种表现。

郭沫若作书或作文，其实都具有才子气。这封
信看起来也是文不分段，一气呵成，流畅率意但缺少
文气。郭沫若写字基本也是如此，他发挥得好与坏，
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赞其字好的，夸他是洒脱豪

放，功力深厚风格强烈，奉为“郭体”；鄙视他的，评他的字
粗疏狂野，有媚俗之气。最著名的一例，是说康生非常瞧
不起郭沫若的字，称自己“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
得强”。不过依笔者来看，康生虽能写章草，描摹仿宋体，
但其字拘谨小器，格局全无，这恰好与郭沫若的洒脱大气
相映照，若是以郭非应酬的书法相比，无论从笔墨技巧还
是格调上，应该都不在一个档次。

通常我们所见的郭体书法，多以行草或草书见长。
不过在早期，郭沫若的书法却是学的苏东坡，著名书法家
沈尹默先生曾有诗赞郭老书法，曰：“郭公余事书千纸，虎
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参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但
后来郭的字却得颜体最多，他自己也曾言于“颜字”下过
功夫，其宽博的造型以及横轻竖重的笔画质感都受颜书
之影响，他的“回锋转向，逆入平出”八字要诀，展示了他
线条涩重苍厚、用笔起落急缓而富于变化的风格。

近年来人们对于郭沫若的人品时有诟病，因为历
来人们就对顶尖大文人有道德上的要求，希望他们纯
粹，清高，可以垂范天下。然而文人一旦参与政治，或
过于热衷政治，人格总难免会有瑕疵，也很难真正做
到“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郭沫若的问题有他自身性
格的原因，也有历史环境的因素，其实每个人都是多
面的，郭沫若在文学、历史、考古、戏剧、翻译等诸多领
域都有着不俗而骄人的成就，如果因人废学或废才，
那都不是客观的态度。抗战胜利后赵清阁欲由重庆
返回上海而没有盘缠，只得于街头设摊变卖自己的物
品，那次恰好被郭沫若撞上，不仅买下她的口琴，还让
赵清阁回家画了几张画，由他题了字后并托人全部买
去，解了赵清阁的燃眉之急。在赵清阁的眼里，郭沫
若不就是一位慷慨善良、急公好义的老大哥嘛！

●管继平 ■文人尺牍（四十二）

海派书家摭谭（二十七）——白龙山人王一亭
为什么要在题目中明确“白龙山人”？因为在海派书

画家中，有两个王一亭。一个是《海上墨林》记载的王一
亭，名钟，字一亭，乾隆时人，“书法二王，善擘窠大字”。另
一个是我们大家经常提起的王一亭，名震，字一亭，别号白
龙山人，画人物神似瘿瓢，与吴昌硕有深交。清末民初，白
龙山人王一亭与吴昌硕成为海派画家的代表人物，时称

“海上双璧”。此王一亭非彼王一亭，乃白龙山人是也。王
一亭有这样一段趣闻轶事：有人指画上署名问他为何写

“白龙山人”？其实这是因为王一亭家乡吴兴北郊有白龙
山麓，故以白龙山人为号。但王一亭却笑着回答道：“我的
书画有些收受润笔，有些是他人所托，并不收润，其非‘白
弄’，故名白龙山人。”闻者为之失笑。此是他一时戏言，不
料消息传出，书画市场上就有了区别：凡具“白龙山人”的
画，价值低廉，而具“吴兴王震（一亭）”真名的，画价较高。
这种市场风云突变是王一亭始料不及的。

笔者十分好奇，这样一位海派名家，《海上墨林》为什
么失收？是因为两个“王一亭”不好区分吗？显然不是。
因为凡《海上墨林》记载的书画家，皆是名、字、号齐全，不
存在区分的困难。是因为此王一亭的名气不够大吗？当
然不是。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此王一亭的名气：
与吴昌硕、任伯年、张大千、孔祥熙、杜月笙等甚密，可谓是
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人物。1922年世界级的大科学家爱
因斯坦抵达上海，王一亭设家宴招待，于右任等人作陪。
此等荣耀上海滩上恐怕是无人可比，全国也仅此一人。王
一亭还是多个书画社团的发起人。是因为杨逸与王一亭
不熟悉吗？非也。两人有过密切的共事经历，我们有据可
查的有：1909年3月豫园书画善会成立，王一亭与杨逸也
同是发起人，王一亭人会长。1923年4月，西湖有美书画

社（又名中日美术俱乐部）在杭州发起。王一亭与杨逸同
为发起人。素月画会创办于1925年，由杨逸及其子杨秋
宾、门人范珊若、范希等人发起，会址设于小南门俞家弄，
聘王一亭为名誉会长。可见王一亭与杨逸不仅熟悉，而且
是关系密切。对于今天的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但只有我们
翻开《海上墨林》就会发现，杨逸自己也没有写入。不录王
一亭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我们今人也不好妄加猜测。

王一亭生于南汇周浦。据上海地方志记载，王一
亭自幼酷爱绘画，十二三岁时，画名已传遍周浦镇，被
视为少年奇才。王一亭作品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意识。
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后师从任伯年，画艺大进，继
承任派风格。晚与金石派大师吴昌硕亦师亦友，趋向
阔笔写意，设色浓艳，笔墨酣畅，气势雄阔而不失写实
本色。构图讲究，诗书画印，浑然一体。在清末民初海
上画派中影响仅次于吴昌硕 。吴昌硕赠诗王一亭曰：

“天惊地怪生一亭，笔铸生铁墨寒雨。”王一亭信佛，力
善事，民族气节。1936年冬，上海地方当局以其热心
公益，发起为其 70 岁祝寿。梅兰芳为王一亭祝寿。
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后，辞去日清公司职务。日伪
劝其出任伪职，王一亭不顾年迈体弱，携家眷避地香
港，表现出高贵的民族气节。1938年 11月，因病重返
回上海觉园，于13日逝世。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公葬。

王一亭书法从颜柳入手，善行草书。尽管我们不能确
定王一亭是否临摹过石鼓文等篆书的基础，但其左低右高
的字体无不透露出吴昌硕的影响。吴昌硕对他的书法有
过很高的评价：“其书画用笔雄厚，醇茂之处，更寓虚灵，天
池、复堂不过是也。每至兴酣时，下笔瑟瑟有声，若惊风之
扫落叶，转瞬即成，做巨幛尤能见其磅礴气概。书亦如此，

只似颜柳，虚实兼到。”王一亭的草书简练恣肆，灵动活
泼。无论是字体不相连接的独草，还是萦带回绕、神化无
穷的大草，多是以连绵不绝的笔势，通过线条的曲直呼应
来表现书家“腾猿过树、逸蝌得水”的审美趣味。《近代书林
品藻录》把其列入“委曲”风格一类，也是从其草书而论
的。尤其是王一亭所书“鹤寿”二字。初看其盘庚错节，满
纸狼藉，似乱麻枯藤。但一经推敲，就会发现其乱而有绪，
颇为灵动，他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美和线质美是令人惊服
的。王一亭喜用秃笔枯墨作书，因为他是一位画家，深谙
笔墨相生之道。如“鹤寿”这样的少数字书法作品，虽然只
有寥寥几个字，但也笔能见意。“鹤”字右侧笔意绝佳，连绵
接入“寿”字，而“寿”字承接得势，中竖直中见曲，向右下侧
延伸，下半部分则如旋风忽起，鸷鸟的势，向左下侧连绵环
转，使整个字体开合相生相需，曲而不折，以传其“寿”字的
不尽之神韵。

王一亭还是一个大慈善家，布施孤寒无稍许懈怠，
先后建立了中国救济妇孺会、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
等。吴昌硕做《白龙山人小传》云：“以慈善事业引为己
任，绘图乞赈，夙夜彷徨，不辞辛 劳于是四方之灾黎得以
存活者无算。”民国八年，豫鄂皖苏浙五省被水患，受灾
黎民以百万计，王一亭做流民图册页，吴昌硕依次题句，
并以诗代跋文，云：“世间何事为真实，惟有念佛法第
一。人人是佛勿怀疑，直下承当莫惊怵。还须戒杀与放
生，更要慈悲积阴。贪嗔痴贼力斩除，回头即岸苦海
出。勿言等待且迟迟，过了一日少一日。失却人身难再
得，此身急修休纵逸。能知自利复利他，勤行波若波罗
蜜。顿超三界脱轮回，大事因缘方了毕。”吴昌硕的题诗
刻画出了王一亭佛心向善的生动形象。

●王德彦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会员黄迈人先生于 2018
年11月19日20时36分因
病在张家港第六人民医院
逝世，享年81岁。

讣 告

从 来 燕 赵 多 奇 女从 来 燕 赵 多 奇 女
——郭沫若致赵清阁

首先，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在换届之后，第一时间公布《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自律公约》（详见第一版）（下面简称：自
律公约）点赞。

《自律公约》第一条是说服务人民，属于工作导向问题，也
是根本性的方向问题。这一条，也将明确书法家协会未来的主
要工作思路。

第二条强调班子团结，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说明这个问
题很重要，大家也都意识到。班子团结，才能有凝聚力，才能合
力前行。而且刚刚换届完成，如此强调，也是很有必要性。第
六条是第三条的延伸。团结的前提，是立足集体利益，避免小
团体小圈子。小圈子盛行，整个团队怎么可能团结，怎么可能
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海派书法的新发展，首先建立在大
团结的基础之上。既要海纳百川，在艺术上保持百家争鸣，又
要保持集体的团结性，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第三条、第四条，应该说是有开创性意义的，也是各级书协
组织之前被群众诟病较多的地方。尤其是第四条，希望可以领
新风气之先。众所周知，每次大型展览，书协的主要领导几乎
集体置顶（既包括展厅，又包括作品集），而且还要照顾不同的
身份、职位，不仅活动主办者累心，观众也累心。有了现在这条
规定，接下来的各类书法展将减少“行政”味道，回归艺术本身。

第五条、第七条，强调正确的义利观、价值观，强调服务社
会。内容也提在了点子上，在当下很有现实的必要性。书法家
协会主席团成员，不仅应是上海书法的“服务者”，还应是模范
带头人。上行下效，主席团成员不做好表率，整个行业风气如
何改善？

新一届上海市书协班子以这样一份《自律公约》开启履职
之路，而不是一上来就大讲宏伟蓝图，这也应该看作是一个积
极的信号：上海市书协意识到树立行业风气的重要性。作为书
法工作的专业协会，主席团先立约，再做事。把讲正气、树正
风、走正道放在首位，这是充分正能量的开端。我们也期待新
一届上海市书协主席团能成为既团结又有担当的一届，有使命
感，有责任心，真正做到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树立行业新风气，
团结广大书法工作者，齐心协力，为实现海派书法新的繁荣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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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来楚生（1904—1975），

名稷勋，字楚生，以字行，
又号然犀、楚凫、负翁、一
枝、非叶、怀旦等，斋名安处
楼、然犀室，晚年易字初
生。“稷勋”，功勋于社稷，表
达了人生事业的期许。来
楚生尝刻自用印一方：“生
于鄂渚，长于浙水，游于沪
渎。”来楚生是萧山人，出生
在湖北，故名“楚生”。春秋
五霸之一的楚国立都于丹
阳（湖北秭归），后定都于郢
（湖北江陵）。

潘伯鹰（1904－1966），
原名式，字伯鹰，后以字
行，号凫公、有发翁、却曲
翁、孤云等。《说文》：“式，
法也。”有法度、楷模、榜样
之义。以式为名，汉代有
愿输一半家财以助朝廷抗
击匈奴的卜式，唐代有以
笔记小说著称的段成式，
五代时有书法家杨凝式。
凝式即是成式，成为楷式，

《周易·鼎卦》云：“君子以
正位凝命。”式还有车前木
之义，宋代大文豪苏轼的

“轼”，与之为古今字关
系。“伯”表示排行第一。
以“鹰”为名字者，古有见
秋风起而思鲈鱼莼羹的张
翰，字季鹰。

白蕉（1907—1969），
本姓何，名馥，又名法治，
字远香，号旭如。后改为
白蕉，字献之，别署云间居
士、济庐复生、复翁、仇纸
恩墨废寝忘食人等。以

“法治”一词为名，颇有现
代气息，似未见古人用过，
远不如白蕉具有艺术味
道。白蕉之名，乃取自其
情人所赠白色美人蕉。改
名白蕉后，“何”姓遂废，好
在白蕉镌有一方闲章“有
何不可”，算是铭记自己是
何家人吧。

谢稚柳（1910—1997），
原名稚，字稚柳，后以字
行，晚号壮暮翁，斋名鱼饮
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
斋。谢稚柳为武进谢仁湛
之二公子，长兄谢觐虞，字
玉岑，工倚声，亦擅书画。
古代名字除以“伯、仲、叔、
季”表示行辈外，汉代以后
又以“元、长、次、幼、稚、少”
等命字。谢稚柳为幼子，故
以稚为名，历史上含有稚的
人名，如文学家孔稚圭，凿
壁偷光的匡衡字稚珪，《抱
朴子》作者葛洪字稚川。“稚
柳”为古诗词常见意象，如
周邦彦《西平乐》：“稚柳苏
晴，故溪歇雨。”曼妙的“柳”
并非女子专利，《晋书？王
恭传》载王恭“美姿仪，人人
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
月柳'”，后代诗文多以“春
月柳”形容男子，“春月柳”
就是嫩柳、稚柳。

胡问遂（1918—1999），
问遂取自《荀子？大略》：

“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
亡人好独。”意谓询问水中
可涉之途，喻多向贤者请益
求教，亦作“问坠”，《晏子春
秋？杂上二十》：“溺而后问
坠，迷而后问路，譬之犹临
难而遽铸兵，噎而遽掘井，
虽速亦无及已。”

程十发（1921－2007），
名潼，斋名有步鲸楼、不教
一日闲过斋、三釜书屋、修
竹远山楼。《说文》：“程，品
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
十分为寸。”程、发皆是微
小度量单位，取名“十发”
乃是一种自谦。发字繁写
为髪，不可写成發。

父母希望给子女好名
字本无可厚非，而当代人好
取双名，往往挑最好最炫的
字眼凑在一起，不讲章法，
仿佛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
拆下来不成片段。须知天
地本不全，名字上亦不必求
全责备、占尽好处。寓意有
点不俗，搭配得自然，叫起
来不拗口，也许就是最好的
名字了。

海派书家名字摭谈


